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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元璋实行严格
的禁戏政策，对戏曲内容和
形式做出了诸多限制。 《大
明律》 规定：“凡乐人搬做
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
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
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
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
孝子贤孙，劝人为善者，不
在禁限。”明成祖朱棣时又加
重处罚力度，致力于维护
“风化”，确保等级权威。据
顾起元 《客座赘语》 记载：
“有一长者言曰：正（德）嘉
（靖）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
厚。缙绅以文章政事、行谊
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
而营声利、蓄伎乐者百不一
二见之。”这段话反映了明朝
早期南京的社会风气较为淳
朴，士大夫们更重视学问、
政治事务以及个人品德和操
守，对于物质享受和娱乐活
动的兴趣相对较小。正嘉以
后，随着朝廷政治腐败和对
社会控制的松懈，武进的戏
曲家班民间演剧活动也随之
兴起。
所谓“家班”，又称“家

乐”，顾名思义，即家庭戏班

之意。一般认为，家班形成
于明代中后期，主要出于自
娱和宴客之需。家班是明代
戏曲兴盛的重要力量之一，
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
展水平的一个缩影。江南三
吴地区凭借其独特的经济优
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
了家班活动的重镇。

明嘉靖以来，常州地区
一些离开政坛退归林下的士
大夫竞相构园筑宅，并把看
戏唱曲作为一种娱乐的消遣
方式。常州、武进方志记载，
致仕回乡的官员大多筑私家
园林，颇具规模，较为著名
且富有特色的园林有归乐园、
东皋园，最有名的是明末吴
氏八园，八园又以止园最著。
所以有明人齐悫在《詅痴符》
中说：“近世士大夫，去位
而巷处，多好度曲。”陶爽龄
在 《小柴桑喃喃录》 中说：
“修园亭、教歌舞，皆富贵人
得意事。”沈德符《万历野获
编》 又云：“近年，士大夫
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
剩枝。”这里所说的“剩枝”，
其实就是“剩枝戏”，就像
“柳丝缠枝”那样比喻戏剧中
主人翁经历的悲欢离合，以
此来表达“花叶尽落残枝留”
的意境，这也蕴含了士大夫
们对时光流逝和岁月变迁的
留恋与感慨。
文人与官僚，这两类身

份迥异的人群，在蓄养家班
时，都将自己的身份特点融
入其中，使得家班文化呈现
出“官僚型”与“文人型”
的鲜明对比。从社会史研究
角度便可注意到，“为色不
为技”的“官僚型”家班主
人占据了相当庞大的群体，
他们重色轻技；而“文人型”
家班主人则更看重技艺，将
其视为自己的爱好。

明代常州武进家班主人
主要为在官或居乡缙绅中的
文化家族，且是家班兴起以
来一以贯之的现象。武进望
族唐氏、刘氏、杨氏、庄氏、
白氏、董氏、龚氏等，他们
都有自己的家班。这些家班
主人不仅仅是单纯的欣赏，
同时也参与教授和戏曲创作
评品活动。如唐顺之后裔、
家班主人唐宇昭，他创作的
传奇 《桃花笑》 颇为有名。
他的父亲唐献可也是一位精
通音律的家班主人，曾在山
中蓄养家班，教授雏女子新
声，将自己的音乐才华传授
给下一代。

常武地区的民间演剧气
氛浓郁，其中万历年间龚应
民家班和崇祯年间的刘晖吉
家班是其中的佼佼者。明代
戏曲评论家潘之恒在 《鸾啸
小品》中有 4 次记到晚明常
州剧坛串客、歌姬的演艺概
况。《茑啸小品》卷三记载：
“毗陵多丽人，工奏曲，在晋
已然。余弱冠从学于兹，私
昵刘生、吴生。刘慧而有声，
吴美为发艳。每为心动销魂，
不足以倾人倾常州国也。”其
中不得不提的，当属龚应民
家班的歌姬李纫之。

李纫之是著名昆曲唱家
褚养心的女弟子，潘之恒与
其在武进龚应民的绣苏阁之
中相遇颇为偶然：又十二年
戊午（万历四十六年），而闻
曲于绣苏阁。见粲者出帘箔
间，自通名李芬，为养心女
弟子。余不胜惊喜，四十年
后犹得闻其余音，此犹可传
也。

李纫之不仅身姿曼妙，
而且唱曲柔美，轻清寥亮。
潘之恒：“请试其技，乃为发
音按拍，奏小令一再，水波
欲立，梁尘尽飞，菊为惭英，
柳为凋色，其音能超于调，
而不以律束；其度能游于化，
而不以意驰。此之为善音，
非审音者不识也。”潘之恒高
度评价了李纫之的演唱水平，
一是正字，二是独音。尤其
是她的“独音”，即唱曲不倚
乐器伴奏而以“肉音”独唱。

此外，潘之恒还评品了
常州府剧坛概况，虽然万历
年间昆山腔在武进已经传播
开来，但没有像无锡那样形

成曲派。他在 《传音》 中提
到“毗陵有曲无派”。潘之恒
推论其原因时说：“毗陵以
北达长江，嘉禾以南滨于浙，
皆逾淮之桔，入谷之莺矣。”
他以“逾淮之桔”喻之，说
毗陵的昆山腔不正宗，乃是
自三国嘉禾以降多次北人大
规模“衣冠南渡”侨居武进，
大量北人与南人混居改变了
这里的语音。而所谓正宗的
昆山腔，“乃中原音也，名
曰昆腔”，只有以“中原音”
（官话）演唱昆曲的“长洲、
昆山、太仓”三地才是正牌
的昆腔，尤其是昆山，“魏
良辅其曲之正宗乎”。不过，
他也指出常州府武进、无锡、
宜兴的曲唱是“肉音”，且各
有其特点。

刘晖吉家班以其创新的
舞台设计和表演形式闻名，不
逊色于职业戏班。晚明文人张
岱在评品与其交往的戏曲作
家和世交的文集《陶庵梦忆》
中，有 20余篇作品谈论戏曲
艺术，其中有评品《刘晖吉女
戏》，专门描述刘晖吉对戏曲
舞台的改造与创新之举。

我国古代戏曲演出招式
上讲究虚拟化、程式化，舞
台布置崇尚写意，往往非常
简单。而刘晖吉非常重视舞
台布景、色彩灯光的效果。
所以张岱开篇就指出：“刘
晖吉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
园之缺陷。”刘晖吉所弥补
的，正是舞台布置之简单，
他用实景再现了月宫云气、
桂树白兔，以现实而又浪漫
的氛围上演情景剧。就连眼
光挑剔的张岱在观赏表演后，
对这种创新也给予充分肯定。
张岱懂戏，有眼光、有见识，
是一位资深的戏曲批评家、
鉴赏家，另有被誉为“串戏
妙天下”的戏曲表演家金坛
人彭天锡，演技绝妙天下，
但两人“独心折晖吉家姬”，
亦可见精于戏曲之道的刘晖
吉对于情景女戏的独特创新。

家班文化何以悄然兴起？

龚、刘两大家班何以备受赞誉？

明中晚期，中国戏剧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时期。当时，江南缙
绅阶层和富户纷纷蓄养家班，推动了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常武
地区作为这一时期的戏曲重镇，其家班文化尤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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